[bookmark: _Hlk46216193]博客1：            返程途中的小作文
  一生要強且高傲的我的爸爸，在26号骨瘦如柴地住进了呼吸科后，即使喘不上气，也还要跟我说他的光荣史，上一回住院还是50年前，因公受的伤；70年代，他是风华正茂的小伙子，老辜还没出现，更不会现在有我般能随时端茶送饭，也不知道一個人在湘乡的他，住的半年的院是怎么过的；这几十年來，越老，越质疑别人，越只信自己，晦疾弃医的结果，就是就医的次数，一只手绝对数得出來；
  我理解他的心态，怕大病、怕花钱，最后落得人财两空（他们这代人是不容易的），更多地是担心影响我的正常工作、生活；所以就算是当了20年的老糖人，他可以在第一次就诊后，就再没去复诊過，血糖也不常规检测；20年如一日的药，随意减量，自行配药；他执拗地认为，只要吃得了飯，喝得了酒，就是没毛病；這三年病毒凶险，他得意喝两包三九感冒冲剂，就能好让反复的感冒愈合；我无可奈何，无计可施，只好尽自己所能，把能买的营养品寄回家；
  但这次不同了，他老了～进家见到他的那一刻，我真的感觉，他就像风中即将熄灭的蜡烛一样，让人揪心；当我提出要带他就医时，他不再反驳，并意志坚强地拖着软弱如棉花的两条腿跟我出门；
   即便是我没在场的钻洞抽积水、全麻胸腔镜后身上戳两根管子，挂着壶和袋子，麻药醒后伤口的痛无需多言，但他怎么劝就不肯打止痛针，也不吭声喊痛，生扛，让人心疼；
   这是我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被他们宠到半百人生来，第一次手忙脚乱地推轮椅，第一次给他洗脸喂饭洗脚，第一次这么长时间有机会每天给他按摩大半是麻木的腿脚，每天额头贴贴地鼓励他不要胡思乱想，但也坦诚地聊生死；
   当然，不是所有时候我都表现得好，有不少不靠谱、情绪失控的时候，忘了他是在生病的老楚，忘了耳背并不是她主动想要这样的老辜，所以常事后后悔；
   我心疼他的虚弱，也欣慰他大部分时候的通透乐观，更惊喜他自己表态“酒真的不能喝了”“以后打胰岛素好了”；当我对照“何以为父”给他打90分以上时，他说太惭愧了；可真的不是我自夸，我爸爸真的是个好爸爸！
我自诩自己是光杆司令，没人也强；可实际上，来自家族亲人、学长发小、学校同事，医院医护的关爱和帮助，给我兜底，让我成了一支无所畏惧的队伍；点滴细节，铭记在心；
  我跟老楚说与人为善，心怀感恩，会有好运的；
  虽然知道病老无法抗拒，终有一天要再见，可还是希望天下父母都健康长寿，我们都能互相陪伴得久点久点再久点…







博客2：   乐韵悠扬 奏响校园” 2024年广州市中小学音乐名家进校园系列活动管乐专题讲座暨大师课观感
5月24日5月24日下午，由广州教育学会中小学音乐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广东省基础教育小学音乐教研基地学校东风东小学承办的“乐韵悠扬 奏响校园—广州市中小学音乐名家进校园系列活动管乐专题讲座暨大师课现场活动”在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小学天伦校区演播室隆重举行。
主讲嘉宾为南加州大学音乐教育学博士、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音乐教育教授约翰·怀特纳教授（Dr.John L.Whitener）管乐大师进校园，开设器乐学术专题讲座和管乐大师课，由美国北科罗拉多大学音乐学院长笛演奏在读博士，洪艺璇女士担任翻译。
约翰·怀特纳教授为师生们进行了《如何教授孩子通过聆听即兴创编和创作来玩转音乐》的专题讲座。约翰·怀特纳教授首先表达了对中国音乐与文化的热爱，并向大家讲述了自己多年来丰富且有趣的艺术教学经历。随后，他从音乐课程建设、教师专业发展、如何让孩子们热爱乐团等方面，跟老师们分享了美国音乐教师教学的常态，让大家对美国的中小学音乐教育有了基本的了解。
如何提升孩子们的演奏水平？如何提高乐团的整体水平？对此，约翰·怀特纳教授提出了“即兴创作节奏”。他认为，即兴创作并不难，每个人内心都有音乐，每个孩子都有创作音乐的能力。随后，他带领现场老师和同学们，通过拍手、跺脚、打响指、拍打身体不同部位等形式，即兴进行了一系列的节奏创编。在怀特纳教授的引导下，师生们全神贯注，每一次拍打的节奏整齐且充满活力。动感的节奏、欢乐的笑声，在演播室久久萦绕。从单纯的身体律动，到加上音高，再到让孩子一边唱一边创作他们的节奏，层层递进式的教学，不仅提升了孩子们学习的专注力，更是训练音准和音乐聆听能力的重要手段。
  怀特纳教授专业且风趣幽默的授课方式，吸引着全场的师生都积极参与其中，让在场的每一位老师和学生都收获满满。现场座无虚席，欢呼声与掌声此起彼伏，大家不仅领略大师的风采，更享受着音乐的洗礼。



博客3： 5.26音乐会观后感    
今晚的GSO乐季（15）和上周三的乐季（14）一样，深得我心；
曲目安排是精心安排的：上半场都是问世非常近的提琴协奏曲，作曲家都来自俄罗斯；下半场，分别是“柴五”（15号），和今晚的“德八”，经典传统的大作；
   5/15，是施密特凯作曲的《中提琴协奏曲》，作于1985年；今晚，是肖斯塔科维奇作于1959年的《降E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巧妙的是，两位作曲家都用到了几个音符作为主题动机；那种充满着现代感、非传统旋律走向的调性游离，让聆听有疑惑、也就有了主观的想象和解读；
原来这种“异曲同工”之妙，正是俄派音乐风格的传承～施尼凯特被喻为当代的肖斯塔科维奇，而肖被誉为是俄罗斯音乐史上继柴可夫斯基之后的又一座高峰；
  岁月，只是在俄罗斯最杰出的指挥家之一～77岁的瓦西里·辛奈斯基身上，留下满头银发；84岁的艾森巴赫虽步履缓慢，但仍在指挥台上统领众将，便是传奇；
  经年累积的功力，消抵了自然规律的年老痕迹，只留下清晰简洁的指挥语言，出手成乐；
   又听到一位00后乐坛新星的精彩琴声，那把制作于1780-1800年间的大提琴，与他互为知音吧；
  还有，圆号小号尤赞；“德八”第三乐章太美；我的妆和耳环很应景。
